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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本勇

我的老家鱼龙湾，在桓台
县的自然村落里，论规模那可
是首屈一指的。它包含鱼一、鱼
二、鱼三、鱼四这四个行政村，
人口数量达到一万余人。可别
小瞧鱼龙湾的人，虽然说话带
着股草腥味，但要是搭起戏班
来唱大戏，那可都是有板有眼
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
村民对唱戏的兴趣越来越浓，
小打小闹早就无法让他们过瘾
了，满心只想正儿八经地弄出
大动静，搞出大场面。于是，一
个计划在鱼龙湾开启了——— 他
们要在原巩家老坟那块地建一
个戏园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在全县的乡村里，可是破天荒
的头一遭啊！

为了这个戏园子，鱼龙湾
四个村派出了各自的顶尖匠
工，分别是张经爱、巩保仁、许
成会、巩宜明。这四位匠工犹如
背负全村希望的勇士，重任在
肩，奔赴多个城市考察观摩。他
们用心去看、用心去学，将各地
的长处与优点一一吸纳，然后
精心制定出关于结构、式样、材
料和施工工艺的方案。

这个戏楼的设计极具匠
心，在空间布局方面有着明确
的规格尺寸。在建筑结构上，戏
楼的楼帽采用了单檐歇山顶这
种颇具特色的样式，其梁架结
构为硬山搁檩式，是传统建筑
工艺在戏楼建筑上的一种典型
体现。再仔细瞧一瞧那额枋、月
梁、斜撑、雀替等部位，会发现
无一不雕刻着各式各样精美的
浮雕图案以及栩栩如生的立体
木雕。

为了有效增强声音共鸣效
果，戏楼的建造者可谓绞尽脑
汁。他们精心地在台板下面均
匀地安置了24个大瓮，这些大
瓮并非只有一个功能，除了能
够增强声音共鸣效果之外，还
可以兼作台面横梁的支撑物，
在整个戏楼的结构稳固方面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戏园子建成以后，一下子
就成了当时鱼龙湾的标志性建
筑，宛如一块璀璨闪耀的招牌，
使得鱼龙湾人特别有面子。

村戏由谁演唱呢？自然是
本村村民们自演自唱。鱼龙湾
子弟戏班的历史相当悠久，大
约可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

鱼龙湾子弟戏班最初演唱
的是山东梆子、小吕戏等地方
戏曲。彼时，戏班所采用的唱腔
大多是像“四平”“二板”“北宫
调”这样的传统曲调，表演形式

质朴、简约。小锣鼓“咚咚咚”地
敲过三遍之后，演出的大幕便
缓缓地拉开了。这时候，一块极
为普通的豆腐梆子被当作开板
来使用，板胡也开始简单地进
行伴奏。值得一提的是，戏班的
演出非常接地气，他们连舞台
都无需搭建，就在平地上表演，
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却
有着别样的民间艺术韵味。

在这个颇具规模且底蕴深
厚的戏班之中，有不少令人由
衷钦佩的艺人，村民巩云峰便
是其中一位，他的艺名唤作“叫
天”。虽然他始终未曾得到进入
正规科班系统学习的机会，可
他多年在外地从事吹鼓手的工
作，并且频繁地跑“大棚”，可谓
见多识广。他表演梆子戏，嗓音
极为洪亮，恰似洪钟大吕。在经
典剧目《敬德战罗成》里饰演尉
迟敬德这一角色的时候，简直
将这个人物演绎得栩栩如生。
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开始涉
足京剧这一全新的领域。他出
演了诸如《文昭关》《二进宫》等
颇具代表性的剧目，凭借自己
扎实的表演功底和独特的艺术
魅力，成为鱼龙子弟京剧班的
演员。

还有一位艺名叫做“来运”
的戏曲艺人巩允苓，他的戏曲
生涯宛如一部传奇画卷，充满
了曲折与惊喜。时光回溯到光
绪十七年(1891年)，当时年仅15
岁的巩允苓踏入了高苑小班开
始坐科学习京剧，他将自己的
精力与心血倾注于小旦这一行
当的钻研之中。可是，在他19岁
的时候，嗓音倒仓这一情况不
期而至。无奈之下，他只好前往
潍县的“四喜班”开启二次学艺
之旅，开始学习老生。凭借不懈
努力，巩允苓逐渐练就了圆润
动听的唱腔，扮相也颇具特色，
沉稳中透露着端庄。就拿他在

《天门走雪》中的表演来说，堪
称一绝。他能够表演出涕垂半
尺之后瞬间收回、泪滚一寸却
稳稳挂于脸颊的特技，这样的
表演让观众们无不称奇。而当
他饰演《徐策跑城》时，其纱帽
展翅的表演更是别出心裁、独
具一格。

“咚咚锵，咚咚咚锵……”
时光流转，到了光绪三十三年
的时候，村里聘来了南石桥村
的荣春来教戏。在他的悉心教
导下，一大批“地方名角”脱颖
而出，像老生李青梅、老旦巩子
喜、青衣巩献镇等等。与此同
时，他们还学习了《朱砂痣》《桑
园寄子》《八义图》等好几出京
剧折子戏。自那以后，家乡人就
对京剧着了迷。

1959年，鱼龙村子弟戏班
实现了华丽转身，更名为“鱼龙
业余文工团”。这一转变宛如开
启一段崭新的文化之旅。自此，
这个文工团恰似一个活跃于当
地的文化精灵，为民众接连奉
献出一场又一场的视听盛宴。
台上的演员要是哪天咸肉吃多
了，嗓音嘶哑，高音没唱出来，
台下马上就会有人放开嗓子替
他补上；倘若新手登台一紧张
忘词了，台下也会有人搭话把
台词接下去。

1977年冬，鱼龙湾子弟戏
班重新开始演出传统剧目。他
们向高青京剧团学习了京剧

《逼上梁山》，之后又马不停蹄
地排练了《双蝴蝶》。在这个过
程中，巩子峰、巩向坤、巩保华
等老演员深厚的艺术功底得以
展现，巩端德等新演员也开始
崭露头角。他们将这些传统剧
目搬上舞台后，在全县引起了
轰动，甚至连外县的部分地区
都受到了影响。

1980年春节的大年初二，
戏园子门口张贴出一张硕大的
红纸，红纸上预告着，大年初三
即将上演京剧《逼上梁山》。这
张红纸宛如一张充满魔力的邀
请函，将戏迷们的心紧紧吸引
住了。

到了戏开场的时候，母亲
和三姨拿上马扎，带着我们一
帮小孩子去戏园子看戏。“咚咚
锵咚咚咚锵……”锣鼓声一响，
戏真的要开场啦！四乡八邻的
人们朝着戏园子拥来。老的少
的，男的女的，大姑娘、新媳妇，
老奶奶、老爷子，像刮豆叶一
样，呼呼啦啦地往前挤，挤得卖
糖蘸的倒了车子，卖甘蔗的找
不着。

台上饰演林冲的演员，一
招一式都充满力量与韵味。他
把林冲被逼迫上梁山的无奈与
悲愤演绎得入木三分，那高亢
的嗓音仿佛能穿透灵魂，周围
的观众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
声。在那个没有太多娱乐方式
的年代，村戏是春节里最盛大
的狂欢。它不只是一场场戏曲
表演，更是村民们情感交流的
纽带。

“咚咚锵咚咚咚锵……”现
在，老家鱼龙湾再度响起了锣
鼓声，那些热爱唱戏的乡亲们，
时常会聚在一起，唱上几段，过
过戏瘾。那锣鼓声就像一把神
奇的钥匙，瞬间开启了记忆的
大门，带着我仿佛穿越回了那
已 经 一 去 不 复 返 的 童 年 时
光……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
员，淄博市作协副主席)

□王优

八点多，老陈嘿嘿笑着走进病房，将大袋
子放在凳子上，搓搓手，咧咧嘴，一副如释重
负的样子。阳光透过窗户，翠色帐幔静静垂
立。他摸一把额头，几缕头发粘在脑门上，蓝
色汗衫湿在肩背上。

“熬了两个多小时呢。”白色塑料袋里是
一个大钵子。他揭开盖子，琥珀色的浓汤卧
在大钵子里，静态妍然，几段翠色小葱悠游
自在，任意东西。一层细细的膜锁住了滚烫
和醇香，若有若无地隐藏着淡淡心思。

“您这是熬的什么汤呀？”“鱼汤，长鱼。”
老陈叽叽咕咕，一口江苏泰州话。起初，几乎
听不懂，听了几天，听一些猜一些，几乎可以
顺利交流了。老陈口中的长鱼，其实就是黄
鳝，有着柔滑长身的蛇形鳝鱼。他一早起来，
去菜市场守候，“就一个人卖，晚了没有。”回
到出租屋，洗洗涮涮，拾掇好了，慢慢炖。

老陈高大壮硕，正怡然自得地享受着退
休生活。“我们同学二十多人，常常结伴出
游，哪里好耍就去哪里，一起吃饭一起唱歌，
嗨得很！”岂知天有不测风云，恶疾突袭，老
伴病倒，生活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
转弯。疾风骤雨之后，老陈定下心来。生活重
心转移，他陪她走上了漫漫寻医问药之路，
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路的尽头不知在哪
里，“走一步，看一步。”老陈说，急也没用。

他们来此地已有月余，在外面租了房
子，不远，就医院对面的小区，但老陈的老婆
体弱，走来走去吃力，轮椅推来推去也不方
便，于是就住进医院来了。

老陈的老婆高高胖胖，头皮上兀立着稀
稀拉拉的短发，隐疾和苦痛于此无处遁形。

“丑死了！”一出病房，大姐总不忘戴上帽子，
爱美的天性一点没变。她胃口不好，东西吃
不下，身子越来越虚，导致有些治疗不能如
期进行，只好一边吊针一边加强营养。“你要
自己吃！想办法强迫自己吃！”每天早晨，医
生都反复强调。六十多岁的老陈于是担任起
老婆的营养师，医院出租屋两头跑。

他给她熬汤，买她喜欢的食物。水果买
来了，汤熬来了，肉炖来了，她尝一口，他笑
一下，“等会再吃吧。”有时视频打来，他们对
着视频笑；有时喁喁私语，叽里呱啦半天。大
部分时候，大姐躺在床上，吊瓶里的水一滴
滴落下，仿佛岩石上的清泉滴进深涧。老陈
默默坐着，垂着头，打个盹，皱纹松弛下来，
时间就在沟沟壑壑里游走。

老陈热心肠，很健谈，病友变朋友，总有
人来病房看望聊天，说说笑笑，大姐的笑容
多起来，胃口好起来，人也精神了不少。

“又熬好啦？”一位老者走进来。“嗯嗯。
快，舀一碗去。”老者也不客气，拿了一次性
塑料碗伸过来。老陈用勺子轻轻一拨，白色
琥珀微微一漾，浓浓的香腾地冒出来。“五点
多就起来了，足足熬了两个多小时呢。”老陈
笑，汤汁牛乳一样倾进碗里。“够了够了！”

“再来点再来点，多着呢。”老者端着满满一
碗走出病房，也不说谢。他们都是江苏人，妻
子患了同样的病，老乡加病友，几乎处成了
兄弟。分享食物，交流经验，互帮互助，善意
和暖流如空气一样在病房里流转。

“老师，来一碗吧，尝尝？”“不啦不啦！谢
谢谢谢！”尽管馋虫早在肚子里翻卷，我还是
忍住拒绝了。这一碗汤来之不易，大姐身子
那么弱，老陈如此辛苦，怎好坐享其成呢。

“多着呢，尝尝吧。尝尝我的手艺！”老陈一脸
热切，眼睛里尽是诚恳的笑。“喝一点吧，这
么多。”大姐说。不再推辞，欣然拿过碗。

一勺又一勺，又是满满一碗。浓浓的汤
汁滑过食道，仿佛绵绵绢帛拂过青苔一样缓
缓入胃，温热正好，咸淡相宜。鳝鱼软糯，入
口即化，连骨头都一起吃了。吊瓶下的时光，
因了这一碗慢火炖煮的琥珀色的鳝鱼汤，平
添了一丝丝醇厚悠长。

(本文作者为四川省蓬安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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